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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寻踪文化周刊 烟海e家
客户端

在招远北部的岁月长河里，留存着一段抗战前夕沉重的
往事：国民党八十一师进驻境内，强征数万民夫大兴土木、开
挖战壕，浩大工程耗民力、毁良田，最终守军未及御敌便仓皇
溃逃，徒留劳民伤财的历史遗憾，深刻映照出旧政权消极避
战的不堪史实。

据《中共招远地方史·第二编·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地方史料记载，1937年8月，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师在师长
展书堂的带领下进驻招远，为防御日军，划定大范围防线，防
御从龙口港登陆的日军顺势南侵，征调全县数万名青壮年民
工，伐树毁田，全线开挖战壕、修筑地堡。此次工程规模浩
大、工期紧迫，共修筑三条绵长战壕，总里程约50公里，范围
横跨招远北部多地，其中最长的一条是西起朱桥河东（当时
属于招远县管辖），经曲城、蚕庄、中村至张画山张家村，另两
条是北起纪山南至张画山和东起考家村北西到北岭村南，计
划重点拦截日军由烟潍、招黄公路而来的南侵之路。为赶工
期，官兵沿线驻守监工，无数百姓放下农事，自带农具、自备
干粮，日夜劳作。

这场浩大的军工徭役，给招远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大
片良田被强行损毁，仅蚕庄一带就有两百多亩耕地惨遭破坏；
民工风餐露宿、衣食简陋，每日以粗粮野菜果腹，却要承受高
强度的重体力劳作，身心俱疲、苦不堪言。家家户户受徭役拖
累，田园荒芜、生计困顿，民生饱受摧残。

然而，这般倾尽民力修筑的防御工事，终究只是一纸空
防、形同虚设。战壕尚未完工、日军未至胶东，上级军阀韩复
榘便下令调防，展书堂当即率部连夜西逃、不战而退。紧随
其后，国民党招远地方官员也弃城遁走、仓皇逃窜。耗费数

万民力、耗时月余修建的战壕地堡，未曾抵御一兵一卒，全程
闲置废弃，轰轰烈烈的筑防工程，最终沦为彻头彻尾的无用
之功。

轰轰烈烈的征役劳作，换来的只有田园破败、民力耗竭；
耗资耗力的防御战壕，落得弃之不用、荒于山野的结局。国
军消极御敌、望风溃逃的行径，让百姓彻底心寒，也让民族危
亡之际的地方防线不攻自破。

山河破碎之际，旧势力的懦弱无能与祸民之举，彻底唤
醒了招远民众。认清现实的当地百姓幡然觉醒，不再寄望于
消极避战的旧官府，纷纷投身抗日洪流。招远望儿山坡救国
团（成员多为贫苦农民）、招远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成员多
为青年学生）、招远县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各
类地方抗日武装接连兴起，民众众志成城、奋起抗争，以热血
抵御外侮，开启了胶东大地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岁月流转80余载，当年蜿蜒纵横的战壕早已被填平还
耕，遗迹渐渐湮没于田野山川，但这段八十一师驻招远筑壕
溃逃的往事，始终镌刻在地方史册之中。那段劳民伤财、筑
壕无用的过往，是惨痛的历史警示，时刻告诫后人：唯有凝心
聚力、奋起抗争，方能守护家国安宁。

这次工程浩大、强征民力 、毁田扰民、劳民伤财、徒劳无
益之举，刻记在世世代代招远人的心中。

有筑壕往事诗句为证：
岁月沧桑八十霜，残壕湮没野川长。
当年筑垒劳民力，昔日兴工损稼桑。
空耗资财无御敌，仓皇溃走尽荒凉。
前尘警世千秋记，聚力方安万里疆。

蓬莱湾西起海洋极地世界，东至海市公园，一线环海，横
贯东西。沿岸山海相依，楼阁错落，风光步步生景。一山一
海，一城一阁，一脉传说，一域海市。蓬莱湾独有的山海风
情，在众多沿海城市中别具神韵，自成一方一湾蓬莱境，悠然
神仙居的诗意天地，无可复刻。

屹立在丹崖山巅的蓬莱阁，栉风沐雨，伫立千年。它见
证着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亲历着朝代更迭的岁月浮沉。因
八仙过海的千古传说与海市蜃楼的旷世奇观名扬四海，自古
便享有“人间仙境”的盛誉，与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并称中
国古代四大名楼，素有“江北第一阁”的赫赫美名。这座仙
阁，静静守护着蓬莱湾的悠悠仙气，让人间仙境的韵味绵延
千载。

蓬莱阁古建筑群依山就势而建，亭台错落，楼阁参差，飞
檐翘角，廊腰缦回，古韵悠悠。建筑群由蓬莱阁、龙王宫、天
后宫等六个单位组成，分中、西、东三条轴线分布。主体楼阁
坐北朝南，双层木构，重檐八角，四周朱廊环绕。一楼墙面，
八仙过海主题瓯塑浮雕栩栩如生；二楼北墙高悬清代名家铁
保手书“蓬莱阁”巨匾，正中八仙醉酒泥塑神态灵动，众仙醉
眼迷离，随性坐卧，情态万千。传说八仙酣饮之后，各凭法
宝，踏浪渡海，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仙话传奇，也为蓬莱湾平
添了几分缥缈仙韵。

龙王宫由南向北次第排布，山门、前殿、正殿、后殿三进
院落，古刹庄严肃穆。殿内楹联墨韵悠长：“海邦万里庆安
澜，五湖四海降甘霖”“龙酬丹崖所期和风甘雨，王应东坡之
祷翠阜重楼”，字字寄寓着百姓对风调雨顺、霖雨苍生的美好
祈愿，也让这片仙湾浸润着祥和安泰的烟火气息。

北方之地，妈祖被尊为天后。天后宫奉祀海神林默，每
逢正月初一、新春庙会，宫前香雾缭绕，烟火氤氲，世世代代
的渔家儿女皆来此祈福祷安，祈愿出海顺遂，岁岁平安。虔
诚的祈愿，与山海仙景相融，绘就蓬莱湾独有的温婉风情。

普照楼下，凭栏远眺，黄渤两海在此相拥交汇，一蓝一
黄，激荡相融。车由岛、大小竹山岛、南长山岛等错落排布，
宛若一串散落碧海的珍珠，静卧烟波之上。蓬莱与长岛之间
的这片海域，自古便是捕鱼航运、观光垂钓的绝佳胜地，亦是
风云雾雨的天然道场。平流雾、海滋、海市轮番上演，变幻万

千，每每现身，都令人叹为观止，尽展仙湾山海的万千气象。
出阁东行，漫步观澜亭，极目远眺，蓬莱水城风光尽收

眼底。小海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国内古船馆藏
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的展馆，也是唯一珍藏外国古船的特色
博物馆。这里曾是齐国稻作东传的北方要道，亦是盛唐北
方第一大港。遥想当年，阁下樯橹林立、商贾云集，白日帆
影往来，夜半灯火映海，一派繁华盛景，古韵风华与今朝仙
境交相辉映。

每至夏秋时节，登临蓬莱阁二楼，凭窗沐风，俯仰山海。
朝观扶桑日出、渔梁歌钓，午赏仙阁凌空、澄波万里，暮看渔
舟唱晚、新月潮生。一阁揽山海，一眸见仙境，风光无限，诗
意盎然。身在蓬莱湾，便日日沉醉在神仙般的悠然光景里。

蓬莱是东方道教神仙文化的滥觞之地，坐拥“东方神仙
文化之都”的美誉，声震九州。《史记·封禅书》中，早已记下蓬
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神山的缥缈传说：渤海之中，仙山隐
现，仙灵栖居，长生灵药藏于其间。仙山可望而不可及，引得
历代帝王心驰神往，屡屡东巡寻仙，为蓬莱湾蒙上了一层悠
远神秘的仙侠色彩。

秦始皇五次出巡，三临蓬莱；汉武帝八次东巡，七至此
地。《史记·武帝纪》记载，武帝于建章宫中人工筑造三神山，
以此慰藉寻仙不遇的怅惘，也让神山传说深深镌刻在蓬莱的
文脉之中，让仙湾的传奇代代流传。

而今，传说里的海上仙山，已然落入人间。三仙山风景
区以三座仙山为主体，亭台环廊凌水而立，飞檐巍峨，金碧辉
煌，尽展中国古典园林的雅致神韵，被誉为“神话仙境，蓬莱
再现”。园内儒释道三教始祖同堂共处，尽显中华文化兼容
并蓄、和合共生的博大胸襟。各路仙神各居其所，仙气悠悠，
古韵绵长，与蓬莱湾的山海风光相得益彰。

如果说海洋极地世界是孩童的游玩乐园，欧乐堡是年轻
人的探险秘境，那么蓬莱湾，便是所有人逐浪听海的诗意天
堂，是安放身心的神仙居所。白天，乘一帆快船出海，到后海
赶海拾贝、垂纶垂钓，与八仙礁定格美好；夜色降临后，市井
烟火冉冉升起，酒楼街肆灯火璀璨，沉浸式感受独属于蓬莱
湾的浪漫夜色。

春去夏来，秋往冬归，四季蓬莱，各有风情。一碗蓬莱
小面唤醒清晨味蕾，八仙宴名扬四海，鲅鱼水饺鲜嫩多汁，
卤驴肉醇香绵长，海肠炒韭菜爽滑鲜香，鱼锅饼子、海麻线
包子、槐花鲅鱼包、虾头酱片片，还有苏东坡盛赞的大海鲍
……一席渔家美味，不负人间好食光，让神仙日子里满是人
间烟火。

诗人海子有诗言：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漫步蓬
莱湾畔，登田横山巅，看黄渤两海激浪扬波，交汇相融；徜徉
蓬莱古阁，抚今追昔，遥思千古幽情；驻足八仙渡海口，看朝
霞映海，鸥鸟翩跹；闲坐三仙山码头，望舟楫朝出暮归，鱼虾
满舱。观海读海之间，感叹流年匆匆，也沉醉于碧海万顷的
万般姿态：或波光潋滟，或浪吻沙滩，或黑云翻墨，或长风卷
雪，万般景致，皆动人心弦。

清晨破晓，鸥鸣阵阵，大海自沉睡中缓缓苏醒。茫茫沧
海，宛如一本亘古流传的无字长卷，浪纹是舒展的书页，浪花
是激昂的诗行，默默诉说着大海的辽阔、深邃与变幻无穷，也
诉说着蓬莱湾亘古不变的仙韵风华。

涛声阵阵，踏浪而行。鱼翔浅底，水藻依依，人鸥相戏，
快艇逐浪。浪花飞溅处，自成一幅淡雅灵动的水墨丹青，让
人于心间顿悟山水诗意，读懂岁月安然，尽享仙湾慢时光。

盛夏夜幕低垂，晚霞流火，浮光跃金。约三五亲友，漫步
宝龙夜市与八仙市集，点几盘鲜活海味，酌几杯本土佳酿。
咸湿海风拂面，烟火气息醉人，自在恣意，陶然忘归，恍若置
身世外仙源。

倦了，便寻一处临海民宿，推窗见海，卧枕闻涛，独享“面
朝大海”的悠然与闲适，静享仙境慢时光，把平凡日子过成神
仙生活。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当年苏东坡登临登州，目睹海市盛景，挥
毫写下千古名篇《登州海市》。阁因诗扬名，诗借阁流传，成
为描摹蓬莱海市的传世绝唱，也让蓬莱湾的仙名远播四方。

“好一片镜儿海。海水碧蓝碧蓝的，蓝得人心醉，我真想
变成条鱼，钻进波浪里去。”作家杨朔笔下的蓬莱碧海，温婉
动人，牵动无数读者的悠悠情思。

“蓬莱仕女勤劳动，繁荣生活即神仙。”叶剑英元帅的诗
句，是对蓬莱百姓的深情礼赞，也是对仙境美好生活的殷殷
期许。今日蓬莱湾，旧貌换新颜，田横山修葺一新，临海栈道
蜿蜒曲折，可近距离拥抱沧海浪花。在苏轼捡拾弹子涡石之
地，依旧能领略“万斛珠玑”的蓬莱古景风华。

山海皆可赴，仙境亦可期。不妨动身启程，奔赴秀美蓬
莱湾，赴一场山海雅约，沉醉一湾蓬莱境，悠然半生神仙居，
在这片灵秀山海间，邂逅诗意，安放流年，过几日逍遥惬意的
神仙生活。

一
湾
蓬
莱
境

半
生
神
仙
居

□
梁
绩
科

1970年，我就读的福山六中（后撤销，原址位于现黄务
社区附近）为勤工俭学办起了校办工厂——翻砂厂。翻砂铸
造离不开沙子，为此，要经常到40多里外的西沙旺沙场（现
芝罘幸福片区）补给沙子。运沙，要有较大的运输工具，可校
办工厂白手起家，既无汽车也无拖拉机。穷则思变，作为第
一轮第一个参加学工劳动的班级，我们决定用大车拉。

大车，就是生产队搞运输的马车，单轴双轮，长约4.5米
（含车辕），高约1米，宽约2米，形状类似大板车。拉大车不
仅是个力气活，还有一定的“套路”：需要一个人“驾辕”，两个
人“帮辕”，七八个人“拉边套”，既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但
我们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什么农活都干过，拉大车对我们来
说轻而易举，因此，这个办法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唐茂宽校
长亲自出马，从学校附近的黄务、官庄、初家、夏家等大队，一
下子就借来了四辆大车，解决了运输工具问题。

夏日炎炎，挡不住滚滚车轮。犹记第一次到“西沙旺”拉
沙那天，校办工厂院子里，四辆大车一字排开，蓄势待发。头
车上，印有“福山六中”字样的校旗鲜艳夺目。全班45名同
学被分成四组，每组负责一辆大车。我们这组，人高马大的
体育委员韩波负责“驾辕”，我和孙承贵负责“帮辕”，其他8
名男女同学负责“拉边套”。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迎着朝阳，
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地走出校门，穿过黄务村，上了世回尧公
路（现机场路）。

我们沿着世回尧公路一路向北进入市区，经过大海阳
路、青年路、北马路、芝罘屯路、幸福路等，然后在西沙旺七拐
八拐，中午11点多到了沙场。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西沙旺土
地，目之所及，皆是荒凉，只有海边沙土地上种植的成片的苹
果树，正值苹果成熟期，累累硕果压弯枝头，空气里氤氲着诱
人的果香……

吃罢自带的干粮，我们就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盛夏午
时，沙场地表温度高达四十多度，脚踩上去热辣滚烫，人就像
在蒸笼里。沙滩暄软，大车进不去，只能先用小推车一车一
车地把沙子推出来，然后再倒到大车上。为了多装一点，心
血来潮的我鼓动韩波和孙承贵把围挡（藤条编织）加高，然后
把淋上海水的沙子用铁锨使劲拍打结实。最后一过秤，这车
装得冒尖的沙子，足足有两吨重。

这两吨载重，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烈日当
头，还未走出西沙旺，我们已经汗流浃背、衣衫湿透。有几
个男生索性光起了膀子，女生热得小脸通红，像熟透了的红

苹果。
大海阳往南是一溜大上坡，足足有五六里路；最陡的一

段“南口子”（也叫“世回尧口子”，现东方电子到张裕公司的
一段路程）乃劈山而成，坡度极大（那时坡度尚未改缓）。我
们“三匹马”（我和韩波、孙承贵都属马）使出洪荒之力，身体
弯曲成45°；“拉边套”的同学竭尽全力，感觉绳子都快绷
断了。每爬行一两百米，我们就要歇上一歇，补充点水分。
更无奈的是，“搭腰”（原本是栓在牲口背上的皮带）深深地
勒进我的两个肩膀，感觉已经磨秃噜皮了，钻心疼。韩波和
孙承贵也好不到哪里：韩波的两只胳膊肘使劲压住车辕，既
要保持大车平衡，又要控制前进方向，他像负重的辕马一样

“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孙承贵则龇牙咧嘴，眉头紧锁，表
情痛苦……这时，作为班级宣传委员的我带领大伙吼起了
劳动号子：“同学们吆喝——嘿呦！加油拉吆喝——嘿呦！
努把力吆喝——嘿呦！上坡顶吆喝——嘿呦！”雄壮的号子
声在“南口子”回荡，鼓起我们的力量和勇气。眼瞅着就要
到坡顶时，发生了让我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的一幕：跟在我
们头车后面的一辆大车，突然发生了“溜坡”。原来，那辆大
车的后围挡被撑开了，倾泻而出的沙子使大车顿时失去了
平衡，驾辕的王和平被车辕撅了起来，失去控制的大车快速
向坡下溜去，拉车的同学惊慌失措，大喊大叫……千钧一发
之际，跟车的王善让老师沉着冷静，飞快抽出插在车上的几
把铁锨，垫到了车轮底下，止住了一场事故的发生。我们帮
忙把那辆车的后围挡重新加固好，又把撒落的沙子重新装
到车上……到了坡顶，惊魂未定的我们累得东倒西歪，几名
女生抱在一起互相安抚起来。

过了“南口子”，等着我们的是从世回尧到黄务再到校办
工厂的那十几里路。这段路也很坎坷，有的路段俗称“搓衣
板路”，大车经过时“咯噔咯噔”颠得人七上八下，好在没有太
陡的坡。

一路风尘回到校办工厂，已经是掌灯时分。焦急等待的
唐校长和王书记赶紧让我们洗把脸，又让食堂炊事员送来了
提前准备好的两和面馒头和猪肉白菜豆腐炖粉条，还有一大
桶绿豆汤。饥肠辘辘的我顾不得肩膀的伤痛，狼吞虎咽，吃
得那叫一个香……

从1970到1971年我毕业离校，两年学工期间，我共参
加了6次拉沙劳动。人拉马车，成为那时沿途一道亮丽的风
景，也成为我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蓬莱阁古建筑群
依山就势而建，亭台错
落，楼阁参差，飞檐翘
角，廊腰缦回，古韵悠
悠。建筑群由蓬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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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清代名家铁保手书
“蓬莱阁”巨匾，正中八
仙醉酒泥塑神态灵动，
众仙醉眼迷离，随性坐
卧，情态万千。传说八
仙酣饮之后，各凭法
宝，踏浪渡海，留下一
段流传千古的仙话传
奇，也为蓬莱湾平添了
几分缥缈仙韵。

人拉马车运沙记
□王忠民

一条掩埋在地下的御日战壕
□曹景广

摔元宝
□程先利

上小学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课本和作业簿。把作业
簿的纸张沿着装订线撕下来，先折成两个长方形，再对叠两
次，把长方形底座往上翻叠，露出的两个直角塞进折出的方形
里，一个富于弹性、不会散开的元宝就成了。元宝在不同的地
方有不同的叫法。济南的表哥来我们家，总说“咱们摔啪吧”，
我们就笑话他，认定他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外乡人。

摔元宝的主要目的是赢得更多元宝，所以至少需要两个

人。玩之前先用“石头剪子布”选出第一个摔的人，之后其余
人乖乖地把元宝放到地上，摔打者用拇指把代表自己实力的
元宝压在其余四指合拢的掌心上，举手、运气，瞄准其中一张，
狠狠摔下去。元宝落地的瞬间掀起一阵风，把目标彻底掀翻，
摔打者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将其收入囊中，然后捡起自己的元
宝继续摔打下一张，直到全部赢光。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不理想的结果有两种。第一种是风不够大，目标纹丝不
动，那么自己的元宝就得原封不动地留在地上接受下一个人
的摔打。第二种更惨，不仅目标没翻，自己的元宝还不幸压
在人家的元宝上面，那就相当于自投罗网，对手不用拍打，只
需轻轻拿住他的元宝一角掀翻你的，便能将战利品收入囊
中。你失去了一个“元宝”，只能从兜里再掏出一个放地上继
续比赛。

没人愿意认输，所以大家都在技术和本钱上下功夫。有
的伙伴善于研发摔打技术，轮到他出手时，小心谨慎，转一圈

寻找目标翘起来风口大的位置，摔下去事半功倍。有的伙伴
力气大，直接选好角度，用上九牛二虎之力猛摔，掀起一阵飓
风，总有一两个倒霉蛋翻边。这似乎涉及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可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空气还有一门学问。

那时我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摔元宝，以致茶饭不思？现在
想来，好像与厕所有关。旧时的农村几乎没有专用的厕纸，祖
辈大多用木棍或土坷垃了事。父辈开始用草纸，既文明又干
净。不过草纸珍贵，用多了就要花钱。于是孩子们玩游戏时，
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努力赢得更多的“元宝”，可以留作上
厕所用。“元宝”虽然在地上沾了许多灰尘，但拆开以后里面是
干净的，可以反过来用。

那时，我和新华、新平兄弟俩卖命地摔，有时能赢得好厚
一沓，立即带回家保存，等茅厕纸张告罄时及时捐出。奇怪的
是，我在其他伙伴家茅房如厕时，也看到许多拆开“元宝”后得
到的废纸。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赢了，这些纸又从哪来呢？这

真是个谜。但显而易见的是，每个学期结束后，我们的作业簿
都变薄了。

一张张“元宝”是我们童年的财产，赢得多的人就像发财
的富翁一沓一沓地数钱一样，令人羡慕嫉妒恨。有一阵子，我
运气特别好，赢了几百个“元宝”，拆开后摞成厚厚一捆，送到
废品收购站，换了不少钱。那一年过年我在集上买的鞭炮，都
是用的这个钱。

如今孩子们玩的与摔元宝类似的游戏是塑料硬卡。这
种卡便于收藏和交换，印刷和制卡工艺非常先进，精致程度
早已不是50年前的“元宝”能比的，可它们却不能拿来摔打
了。旧日游戏如风过隙，唯余纸页在记忆深处簌簌作响。童
年那自制的珍宝，由尘土赋予价值，因匮乏而闪烁微光。当

“元宝”在寒风中翻飞如蝶，我们稚嫩的手掌拍打出的，不止
是输赢，还是贫瘠土壤里，生命第一次向世界发出的、裹着痛
楚的喜悦叩问。

牟家村民工在李格庄村南施挖的战壕牟家村民工在李格庄村南施挖的战壕，，后期变后期变
为河沟为河沟。。图中黑线为原战壕位置图中黑线为原战壕位置。。

东曲城村在村北的战壕地段上建了街道和水塘东曲城村在村北的战壕地段上建了街道和水塘。。
图中黑线为原战壕位置图中黑线为原战壕位置。。


